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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渠

黄河水润家乡田黄河水润家乡田
□ 胡芝芹

我老家临清市尚店镇胡宅村，位于地势平坦、土
地肥沃的鲁西北大平原一隅。从小踏着松软田野泥
土长大的我，对农田的春播种、夏灌溉有着天然的牵
挂，对小河流水潺潺的渴望，也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骨
子里。

其实，一条滔滔大河——黄河，距离我的老家仅
有百余公里。少时读“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诗句，让
我对这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充满了无限的
向往和敬畏，只是遗憾于我不能亲临黄河，一瞻这条
黄色巨龙的神采。我的父母都是在黄土地上辛勤劳
作的农民，他们没有机会带我去看黄河。所以，黄河
于我，还是那么遥远。

浇地之难

我的家乡地处引黄灌溉工程的位山灌区，和黄
河也有很深的渊源。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和
乡亲们多次去位山挖河清淤，那一车车从河底挖出
的泥沙，是他们对黄河最近距离的触摸。位山引黄
闸提闸放水后，汩汩黄河水就由三干渠流到我们乡
镇。奈何我们小村距离三干渠有十里地远，滚滚而
来的黄河水竟与我们无缘。我们种地一靠老天下

雨，二靠机井浇地。
仍记得那时的浇地之难。每逢夏季大旱，地下

水位也下降。一台柴油机安在机井边上，即使开足
马力，抽上来的水流也是又小又弱，像是老者无力的
喘息，有时灌溉一亩地得需要三四个钟头。且地下
水的钙、铁、镁等离子超标，水的颜色泛着黄晕，浇完
几亩地后，输水的垄沟里就会覆盖一层黄锈，泛着清
冷的光泽，仿佛在诉说着它的冷硬特质。即便如此，
因机井数量有限，每到浇灌时节，家家户户都是争分
夺秒、日夜劳作。记得那次轮到我家时，机器出现了
故障，父亲匆忙去找人来修，母亲守在田里修补水垄
沟，他们心急如焚，眉头上堆出深深的沟壑。那一
次，父母熬了两个通宵才把家里的地浇完一遍。之
后父母躺倒在床上，一天起不来。看着辛苦的父母，
年幼的我唯有满满的心疼和深深的忧虑。

在农村，总有浇不完的地。春播前要浇地，种上

小麦后至少需要浇三次水，即返青水、拔节孕穗水和
扬花灌浆水。夏播前必须浇地，夏季干旱时还要浇
地，秋种前仍然要浇地。每次浇完地，母亲都会说：

“累脱了一层皮。”母亲还会描述舅舅家浇地的情
形。舅舅家的村边有一条小河，那涓涓而来的河水
就是黄河水。浇地时，舅舅把柴油机安在河边，开个
小马力，温乎乎的河水就顺着水管子往外喷。而且，
黄河水属于地表水，又携带了丰富的矿物质和有机
物质，有利于庄稼生长。母亲边说边叹息着，那无奈
的语气和向往的神情里，充满了对黄河水的殷殷期
盼。

黄河水至

20世纪90年代初，在镇政府和村干部的统筹安
排下，一条由三干渠引水到我们村的大沟挖通了。
那个下午，黄河水流到了我们的农田边。村里人像
过年一样兴奋，奔走相告，纷纷抬上自家的柴油机，
安装在沟边，不用接长水管子，强劲的水流经过潜水
泵直接喷到农田里，真正实现了开半个马力，水就满
管子往外喷的愿景。同样一块田，和之前用机井浇
灌相比，既省时省力还省柴油。乡亲们的脸上都堆
着笑，有人弯下腰掬一捧水，洗一洗手和脸上的泥
土，欣赏一会儿淙淙而来的流水泛起的波纹，再扬起
几朵漂亮的水花逗逗趣，那释然和满足的惬意，漾满
了沧桑的脸颊。人们互相交流的话题也没离开过黄
河水。有的说：“多好的河水，再也不用排号等机井
浇地了。”有人答：“就是呢，这河水有营养，还是温的
呢，庄稼喜欢喝。”“这河水都送到地头了，再也不用
挖长垄沟了”，又有人甩出高论。每个人的声音都是
那么响亮，语调里有难掩的快乐。大沟边上，一台台
抽水机“哒哒哒”地响着，照实说，这声音是单调又刺
耳的，但是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农民而言，那是
悠扬的乐曲，是丰收的希望。

后来，有人又提议把水引进村里。于是，村里人
挖一条小水沟，黄河水又淌进了村里的大小坑塘。
夏天里干得底裂的坑塘又吸了个饱，夜晚青蛙响亮
的叫声像是在开演唱会。村里人看着满坑满塘的
水，脸上满是欣慰。辛苦的农人，在潜意识里有一份
对水的依赖，傍水而居，显得那么踏实。

是的，怎能不踏实呢，黄河水是定期放的。这储
存在坑塘里的水，就解决了每家小菜园平时的用水
难题。傍晚，村民习惯于去村边的菜园看看，顺道挑
一担水过去，再摘几根黄瓜、掐一把豆角回来。有黄
河水滋润的蔬菜，喝得饱长得旺，水灵灵的模样可诱
人呢。

饮水思源

黄河这条泱泱大河，也有自己的个性。她千里
奔腾而来，也携来大量泥沙，古籍中就有“黄河斗水，
泥居其七”的记载。然而，经过位山放水闸门来到我
的家乡时，她的浑浊度已下降了很多。这就不得不

感谢设置在东阿县位山引黄闸处的一个个沉沙池。
那些沉沙区域变成了沙堆沙山，当地的生态系统受
到了很大影响，这是位山人为本灌区人民作出的牺
牲。如今，经过治理，昔日的沙山已变成位山黄河公
园，兼具游览观光、娱乐健身等功能，成为传播水文
化和科普教育的主阵地。这种改变，也体现了时代
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

位山地区的沙丘我没有亲见，但是我亲见过引
流黄河水的三干渠的清淤状况。那是1993年秋季，
地里的庄稼刚刚收种完成。一项浩大的清淤工程就
在三干渠拉开序幕。我简直被那盛大的场面震撼
了，满河都是人，各色旗帜迎风飘扬。大家忙而有
序，有人装车，有人拉车，有人推车，谁也不偷懒，个
个都卖力。组和组在评比，村和村有比赛，大家喊着
号子，干得热火朝天。看着那激动人心的场景，我禁
不住眼热鼻酸。我想起了父亲和叔伯们年轻时都要
参加这样的劳动。那么湿的泥土，他们要一锨锨端
到车上，再沿60多度仰角的斜坡拉到坡顶。我仿佛
看到了他们那不断流下的汗水，那肩膀上深深的勒
痕和手上粗糙的老茧，心中充满对他们的感激和敬
重。

然而那次施工时天气出现了“意外”，本来连日
晴好的天气，突然开始刮起大风并下起了雨，继而开
始大雪纷飞，施工作业被迫停止。后来上级下达了
紧急通知，要求驻扎在本镇辖区内的农民工撤离回
家。当时我的爱人在政府办公室工作，他马上和一
个通讯员去下通知。他后来告诉我：“我们走遍沿河
两岸的所有工棚，确保每个人都能接到撤离通知，在
堆满淤泥的河堤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二十多里
地。”听闻此言，我内心波涛汹涌，想象着农民工们穿
着单薄的衣服踏雪拉着行囊回家的场景，心情特别
复杂。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再也没有了农民
工集体下河清淤的情形了。但那次亲见的场景，已
深深印进我的记忆里。我知道家乡黄河水的来之不
易，也更加珍惜水资源。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桀骜难驯
的忧患河。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黄河宁，天下平”的
说法，由于其下游两岸大堤汛期决口频繁，人们“谈
河色变”，唯恐不能把黄河水安全地送走，破堤引水
则是万万不敢尝试的。

今日今时，黄河这条自古难缚的苍龙，已为我们
的美好生活注入福祉，它丰富的水资源，经过各级闸
门，流入了我们的田野，滋润了我们的庄稼。那一颗
颗饱满的种子里，浸着黄河味；那一枚枚甘甜的果实
里，蓄着黄河水；那一片片油绿的田野里，蕴着黄河
情。

经历了黄河水的浸润、滋养，家乡人懂得了坚韧
不拔的精神内涵，也学会了感恩与传承。就如同黄
河历经九曲十八弯依然奔腾不息，无论遇到多少困
难，大家始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努力耕耘，心存感
激，并将黄河赋予的这种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作为
家乡文化的底色，继续传承下去。

（图片由刘文博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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